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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 ( 首席
记者 谭里和 ) ５月１３日上午，
今日女报 / 凤网曾关注过的湘
潭“板凳妈妈”许月华家里来
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
自北京的“心系天下在路上”
公益团队的成员，受爱心人士
委托给许月华带来５万元爱心
款。

“我们在网上获知了许妈
妈的感人事迹，得知许妈妈
和丈夫都生病了，家里经济压

力大，希望我们能尽到一点微
薄之力。”公益团队成员郑璐
说。

一行人看到许月华家里的
照片、荣誉证书和锦旗，都很
感动。在大家的邀请下，许月
华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
故事，并表示会坚持与病魔斗
争。“你们跑这么远来看我们，
我很感动。我代表全家感谢大
家的关心和帮助。”许月华说。

随后，公益团队人员和许

月华一起来到湘潭市福利院
看望孩子们，并给孩子们送
上书包、书本、玩具等礼物，
天真的孩子们围在许妈妈身
边非常开心。

“我们团队是去年６月成
立的，目前已经在全国走了１
２个站， 开展了多 次帮扶活
动。”团队负责人刘笑頔表示，
许 妈妈 是 个大 爱 无 疆 的人，
大家也要帮助困难中的许妈
妈，一起将爱心传递下去。

爱心团队捐助“板凳妈妈”许月华
■资讯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节俭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节俭”过度，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人成长的绊脚石。他毕业于名牌大学 11 年了，
没有朋友，没有爱情，其中 6 年里，他也没有工作。母亲说，儿子混成这样，是因为他有个毛病——“太节俭”。

他节俭到什么程度呢？到长沙参加招聘会，为了省钱，他选择的交通工具就是骑自行车，来回近 9 个小时，中途只吃从家里带来
的泡面。等他赶到时，招聘会也散场了。这是一个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人生故事。

湘潭霞光社区主任章娜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
们曾几次登门找黄天一聊过
天，想吸引他走出家门，参
加社区的志愿队，有正常的
社交和社会活动，但没有成
功。

“他好像把自己封闭了一
样，言语和行为都不像这个
时代的年轻人。”章娜说。

而在母亲黄菊的记忆里，
她记得孩童时代的黄天一和
现在并不一样。“他很活泼，
很喜欢带小朋友到家里来吃
我做的菜。”说起这些，黄菊
的眼睛里闪烁起了泪花。

从什么时候 起，黄天一
的性情开始转变了呢？黄菊
说，大概是儿子读高中时。

有一次，黄天一被爸爸
单独带到化工厂生活了一个
星期，回来后不久他的高中
班主任老师就找她谈话，因
为他们觉得这个孩子性格好
像变得有点孤僻了，常常望着
窗户发呆，也不爱和同学交
流、建议她带儿子出去走走
亲戚。

“我和他爸爸的关系一直
比较冷淡，我们家的氛围对
他的心理一直以来都是一种
压力。”黄菊说。

在黄菊看来，儿子黄天
一如此“节俭”的习惯受父
亲影响也很深，因为黄天一
的父亲就是一个相当节省的

嫌 300 元房租太贵，他放弃找工作

黄菊和丈夫退休前都是工厂的工
人，老两口就黄天一一个儿子，家境不
说很优越，但也还过得去。

黄 菊 告 诉 今日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1999 年，黄天一在东北大学读书时，
他们每个月给儿子的生活费是 400 元，
但黄天一每个月只花 150 元，剩下的
250 元他还会寄回家。最初，黄菊觉
得儿子很懂事。黄天一的这一举动，也
没少获得别人的赞扬。

临近大学毕业时，吉林长春有一
个单位通知他去面试，黄天一坐火车
抵达长春后是晚上，面试时间是在第
二天的上午 9 点，为了省钱，黄天一在
火车站呆了一晚，第二天面试时因为发
挥不佳，最后失去了这份工作。

回到湘潭 11 年，工作的不顺利，
似乎让黄天一的“省”，越发离谱到让
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

在黄天一家局促的客厅里，记者
进门就看到一辆简易的自行车。黄菊
说，这是儿子出行时唯一的交通工具。
有几次去参加长沙的招聘会，黄天一
都是骑着这辆自行车前往的。来回要
9 个小时，他会在家里带一碗泡面上路，
可每次等他赶到招聘会现场，十有八
九都快要散场了。

黄菊无奈地说“我让他坐车去，他
就是不肯。还不是为了省钱咯。”

黄天一对此的解释是 ：“骑自行车
可以锻炼身体嘛。”

采访中黄菊说儿子几乎没有穿过
一 件 像样的衣服、一双体面的鞋 子，
他现在身上的那件粉红色 T 恤，是花
20 块钱从淘宝上淘来的。一边的黄一
天反驳母亲 ：“20 块钱的衣服还不好
啊！”

从去年 8 月份失业后，黄天一基
本就宅在了家里，唯一的爱好是看书
和上网。“每个月他要骑自行车到长沙
图书馆借书和还书。”黄菊说，“清早出
去，回来时天都黑了！”

在黄天一卧室一角，记者看到靠
墙堆着一摞厚厚的书籍，黄天一介绍
说 ：“一般是会计、英语方面的书。”

因为“省”，除了参加招聘会或者
去图书馆，黄天一基本上不出门，也
没有社交。今年 33 岁的他因此没有一
个朋友。黄菊说，之前也有人给儿子
介绍过几个对象，“有的他看一眼就不
谈了”。

在湘潭找不到对口的工作，黄天
一也丝毫没有要出去闯闯的想法。黄
菊说，长沙宁乡曾有家企业想找儿子
去做英语老师，但黄天一觉得宁乡那边

“太偏僻”，不愿去那么远。他自己的
想法是“到国外去开公司”。

黄菊认为儿子这是信口开河，让
她有些哭笑不得。黄菊现在早出晚归
地奔波在湘潭的各大招聘会上，“他不
急，我急啊，总要找个工作才好啊！”

为省钱，骑行 9小时参加应聘会

谁能敲开他的心扉？1

2

3

每月从湘潭骑行到长沙借书，得花一天时间；骑行 9小时去应聘，结果招聘会散场了……

5 月 15 日，在湘潭市红霞社区的
一栋老式居民楼里，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见到了这名在母亲眼中已经“省”出
毛病来的儿子，曾经东北大学的高材
生黄天一（化名）。被母亲黄菊（化名）
从卧室里叫出来后，光脚趿着拖鞋的
黄天一出现在记者面前，他的个子在
1.7 米左右，脸色是那种久居室内的苍
白，头发蓬乱，一件粉红色廉价 T 恤
胡乱的扎进裤腰里。突然见到陌生人，
黄天一的眼神里很有几分慌乱和紧张。
记者跟他打招呼，他边点头边挠着后
脑勺表示回应。

受过高等教育的黄天一虽然紧张，
但说话仍客气而礼貌。母亲黄菊迫不
及待地捧出了一摞证书向记者展示，层
层塑料的包裹下，所有证书看上去都还
是崭新的，那是儿子曾带给她的荣耀，
也是黄天一优秀的证明。

“他从小成绩就好，我跟他爸基本
上都没管过。”黄菊说。

在母亲眼中，黄天一从小学习就非
常优异，在初中阶段就曾获得过全国
中学生数学竞赛二等奖和全国中学生
英语竞赛三等奖，之后又考入重点高
中湘潭市一中，并在 1999 年以总分近
600 分的高分被名牌大学东北大学外语
专业录取。2003 年从东北大学毕业时，
他的英语已通过专业八级。就在所有
认识黄天一的人都认为，一条锦绣前
程之路已经在这个小伙子的脚下铺展
开来时，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出乎了
所有人的意料。

“本来大学毕业以后，他是要在沈
阳找工作的。我儿子跟我说，‘妈，沈

阳有很多国外的机构，需要我这样的
人才’。”黄菊说，儿子一度确实有机
会找到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没
有过多久，儿子却跑回来了。一问原因，
让黄菊有些哭笑不得 ：“我儿子当时跟
我说，租个房子就要 300 元钱，实在
太贵了。”母亲回忆往事时，一旁的黄
天一搓着大腿，略显羞涩地解释 ：“当
时没赚过钱，就觉得 300 块太贵了。”

回到湘潭后的黄天一，人生轨迹
也向着另一方向发展。

“毕业 10 年了，说得出来的工作有
四个，每个工作总是做不了多长，工资
都没上过 3000 元的，我都替他觉得
不值，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一头花白
头发的母亲黄菊摇头叹息，语气中也
流露出对黄天一的数落。

黄天一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湘潭板
塘铺一所高中当英语老师，一年后学
校撤转合并，他跟着下岗。之后进了一
家外贸服装厂，做跟单文员，四年后服
装厂又倒闭，他再次失业。第三份工
作是在一家工厂做仓管，工资是 1200
元一月，不过一个多月后，黄天一因为
觉得专业不“对口”，炒了工厂。接着他
进入了一家山庄酒店做文员，负责一些
外事接待，一年后因为老板要安排亲
戚进来，他被委婉地辞退。

从 2013 年 8 月至今，黄天一就正
式歇在了家里。“一直找不到对口的工
作，不想找了。”黄天一说。

对此，65 岁的老 母 亲 忧心忡忡，
她认为曾经如此优秀的儿子落到今天
这般地步，原因就出在一个“省”字上。

中南大学心理专家郭平博
士认为，造成黄天一今天这种
状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
应试教育模式下读死书导致的
社会化发展不良，这种社会化
发展不良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
责任意识淡薄、交往技能低下、
社会适应能力差，只能以自己简
单的方式处理应对问题。第二
个原因，他内心深处应该有深

层次的心理阴影没有消除，导
致内心渴望成功但行为又开始
退缩，慢慢把自己包裹在自己的
小世界里生活。他把节省作为自
己的人生信条，以强化自己是
个好人的形象，从这点看，他
很渴望被社会认可和尊重。

正如他妈妈所言，黄天一
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他还是有
梦想，学习能力也不错，也在积

极找工作。但必须帮助他进行
心理疏导，解决内心的压抑和困
惑，改变对社会和人生的认知，
帮助他适应社会和应对生活的能
力。从这个层面看，他需要一个
好的人生导师陪伴他成熟起来。
如果家人和社会能帮助他找到
一个适合的工作，使他觉得能实
现自己的价值，他目前的这种状
态很快就会得到改善。

■专家支招

改变他只需一份合适的工作

人。到现在，已是 72 岁的人了，
老两口加起来每月也有 3000
多元退休金，生活足够了，但
老人还喜欢捡些废瓶废罐回
来卖。

记者 看到，在他们家 本
就狭小的空间里，墙角和衣
柜顶上都堆着成袋的大米和
花生，黄菊说那是丈夫和儿子
趁超市打折买回来囤着的。

而黄天一在很小的时候，
在“节省”上表现出的自控力，
令黄菊都觉得不可思议 ：“七
八岁的时候，给他一块钱让他
买吃的，他还可以带回来，从
来不吃外面的东西。”

2003 年，黄天一大学毕
业在沈阳面试没有成功回到
湘潭后，黄菊发现儿子受到了
很大的打击，“我发现他有什
么事都不愿意跟我说了”。 

此后 11 年，找不到“对口”

的工作一直困扰着黄天一，他
变得“更节省、更努力”，黄
菊说，黄天一现在还自学了日
语、研读了财会方面的书籍，
但也“更内向、更封闭”。

采访 时， 黄天一 一直 拒
绝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走 进
他学习、生活的房间，对 母
亲向外人展示自己的毕业证书
也很反感。但他却好奇地问：

“ 住 在 很高的高楼上 是种 什
么感觉？”“坐的士需要多少
钱？”“高楼上有没有蚊子呢？”
……如此问题，让记者很是有
一种错觉，对面的他还是一
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吗？

黄菊虽然把儿子走到今
天这个地步归结于“太节俭”。
但她又坚定地相信 ：“如果有
人愿意好好开导儿子，还是会
有希望的。”

8 级 英
语专业证书，
曾经证明黄
天 一 优 秀，
只 是 现 在，
成了难言往
事。

“太省钱”，名校高材生6年找不着工作


